
不是人间富贵花

我的父母都是农村人， 他们年轻

的时候就来上海务工， 住在最杂乱的

违建里。 2003 年夏天， 我出生了。

由于父母都没有文化， 只能做最辛苦

的体力活。

在我出生之前， 父母已经生育了

两个男孩， 我的到来是个意外， 加上

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 印象里母亲很

少叫我的名字， 而是用“多余的” 代

替。

在我 9个月大的一天晚上， 父亲

照常出去打牌， 彻夜未归， 母亲也没

有觉得异常。 直到一周过去， 仍然没

见到父亲的影子。 母亲抱着我四处打

听， 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无奈之下，

母亲报警了。 三年五年过去了， 我们

一家对于父亲的回归再也不报任何希

望。 2009 年， 母亲回到户籍地， 将

父亲的户口注销。 此刻， 在法律上，

我的父亲死亡了。

父亲失踪后， 赚钱养家的重担就

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一个没有文化和

稳定工作的农村女人要养活三个孩子

有多不容易， 幼小的我难以体会。 我

只知道母亲的脾气越来越怪， 越来越

暴躁。

小孩子总归是淘气的， 可母亲没

有时间和精力对我们耐心地说教， 而

是简单粗暴地非打即骂。 骂最难听的

污言秽语， 或者最伤自尊的话。 这也

让我对母亲从害怕到厌烦， 不愿跟她

多接触。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二哥， 他

比我大不了多少。 我们的童年和别人

的孩子不一样， 七八岁开始就要自己

做饭洗衣， 天不亮就坐公交去上学。

可印象中， 母亲总是偏爱哥哥多一

些。

我和哥哥一起开家长会， 母亲都

是先去哥哥那里， 快结束了再匆忙跑

到我的班级， 签个到， 表示来过就好

了。 对于我的成绩更是漠不关心。

记得有一次， 二哥过生日， 母亲

破例来接我们放学。 由于我们班晚放

了几分钟， 她只接了哥哥便走了， 而

我只能独自坐公交回家。 当我下车的

时候， 正好遇到母亲载着哥哥， 哥哥

手里拎着蛋糕， 一脸笑容。 我羡慕极

了， 我想着妈妈会对我说什么， 比如

“下次你过生日也给你买个蛋糕”。 我

满怀期待地等她开口， 听到的却是

“走快点。” 说完她就载着哥哥走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我委屈地

哭了。

我长大了， 开始厌倦母亲的唠

叨， 讨厌她的辱骂。 后来我开始学会

还嘴， 甚至还手。 为了逃避， 跟着社

会上的朋友四处乱混， 学会了抽烟喝

酒， 甚至夜不归宿。 母亲对我很少过

问， 久而久之， 我越来越放肆。

错付的情感与代价

因为在上海读书受限， 14 岁那

年， 母亲把我送回老家读书， 寄养在

远房亲戚家。 我十分不情愿， 但在强

势的母亲面前， 我无力反抗。

在上海长大的我无法适应那里的

生活。 因为听不懂家乡话， 我无法和

同学交流， 老师的讲课内容我也很难

理解，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

助。

我想念上海的朋友， 想念城市的

生活，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与母

亲通话时除了争吵还是争吵。 有一

天， 因为亲戚不小心碰坏了我的手

机， 我爆发了， 离家出走。 三天过

去， 母亲让步了， 同意将我接回上

海。 而我也不再读书了。

回到上海后， 经人介绍， 我到一

家饭店做服务员， 后来因表现良好，

转做前台。

做前台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

察言观色为顾客推荐合适的餐点。 过

早踏入社会的我， 早就有了这样的本

事， 这些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难事。 底

薪加上提成， 一个月下来我拿到了

4000 多元收入， 这让我喜出望外:我

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

有一天晚上下班， 我遇到了过去

相识的朋友， 加了微信联系。 在家里

得不到的温暖， 在朋友的推杯换盏之

间我感受到了。 就这样， 我开始频繁

和朋友抽烟喝酒， 酒后一起拉场子打

架。 我觉得这样很酷、 很威风。

后来圈子里一个混得不错的男孩

子开始追我， 他身上那种随心所欲、

放荡不羁的气质也深深吸引了我。 记

得我 14 岁生日那天， 他从很远的地

方赶来， 约我去一家 KTV。 当我来

到约定地点， 服务员捧出一大束玫瑰

花摆在我面前， 说： “苗小丽， 祝你

生日快乐。”

接着， 在服务员的引导下， 我沿

着铺满鲜花和蜡烛的路走到了包间，

打开门的瞬间我彻底被感动了： 所有

的朋友都在场， 一起唱生日歌。 那个

男孩子站在中间， 捧着蛋糕给我送上

生日祝福。 他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

完美的生日。

我以为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

人。 我们开始同居， 我为他洗衣做

饭， 等他回家。

刚开始总是甜蜜的， 可是好景不

长， 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有时候

第二天早上才到家， 一身酒气。 我问

他在外面做什么， 他说在一家烧烤店

打工， 晚上生意忙。 我没有怀疑， 直

到有一天， 朋友发了张照片给我， 照

片里我的男朋友在一家酒吧， 正搂着

别的女人。 我着急地赶到酒吧， 质问

他， 他却轻描淡写地说， 只是玩玩不

必当真。 我失望至极， 我付出了所有

感情， 最后还是被辜负了。 我们就这

样不欢而散。

分手后的几个月里， 我一直没有

来例假， 可我一点也不懂， 身边也无

人问津。

后面肚子一天天大了， 我才知道

自己怀孕。 我很害怕， 但又不敢跟母

亲说， 我更怕她的责骂。

分手带给我的打击很大， 孕期我

也一直借酒消愁， 生产前的那天晚

上， 我依然跟朋友去酒吧玩了个通

宵。 随后， 悲剧就发生了。

再过几个月， 我就要 18 岁了，

我的服刑生涯也将接近尾声。 最近我

总是在做一个梦， 梦到我那没来得及

睁开眼的孩子， 梦里她黑洞洞的瞳孔

面对着我， 不停问： “妈妈， 你为什

么不要我？” 每次惊醒我都一身冷汗，

心如刀绞……

B3 大墙故事

从未见过世界的“孩子”
□讲述： 苗小丽 （化名） 整理： 李婷婷 徐荔

“经认定， 被告人苗小丽故意杀人证据确凿， 罪名成立。 但考虑

其犯罪时已满 14 周岁， 未满 16 周岁， 现在法庭判处苗小丽有期徒刑

两年三个月。” 1 年多前的法庭上， 法官庄严地宣判， 随着法槌 “嘭”

地一声沉沉落下， 苗小丽也重重地瘫坐在椅子上。 她要坐牢了。

年纪尚小的她怎么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 在与上海市未成年犯

管教所民警长达 2 个多小时的交流中， 苗小丽说， 直到现在， 回想当

初那一幕， 她都是懵的。

再过几个月， 苗小丽就要年满 18 周岁了， 她的刑期也接近尾声，

她说经过这一遭， 她开始理解母亲， 也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心怀敬

畏。 服完余刑， 她想回家， 认认真真地生活， 踏踏实实地做人……

事情发生在 2019 年 8 月 7 日的

清晨。 那天， 我的肚子突然剧痛， 我

以为是吃坏了东西， 便匆匆跑去小区

楼下的公共卫生间， 但肚子越来越

痛。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猜测可

能是要生了。 我立刻给闺蜜发了信

息， 让她快点打 120， 再从家里带把

剪刀出来给我。 可还没等到救护车

来， 我已经生了。

一个模糊的肉团掉在了蹲坑里，

还连着一根长长的带子。 我学着电视

剧里的样子， 用剪刀将带子剪断， 并

将“肉团” 拎出来， 放在旁边的水泥

地上。 “肉团” 是个女孩， 很小， 闭

着眼睛， 手乱挥着， 没有哭。

该怎么办？ 面对这样一个突然降

临的生命，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手却

不受控制地用力掐住了她的脖子。 不

一会， 她就没了动静。 会不会不彻

底？ 我又拿起剪刀， 丧心病狂地往她

的胸口上扎了上去……末了， 我将

“肉团” 扔进了垃圾桶。

后来， 救护车到了， 闺蜜陪我上

了车。 等医生给我做完手术已经是下

午了， 已经虚弱无力的我就在医院附

近开了间房休息。

当晚， 我睡得很沉， 还做了一个

长长的梦。 梦里我见到了自打记事以

来就没见过的父亲， 他与母亲带着我

和两个哥哥去踏青。 我们在落英缤纷

的小路上嬉笑打闹， 坐在草地上吃炸

鸡喝可乐……

可是第二天清晨， 一阵急促的敲

门声将美梦撕得粉碎。 警察找到了

我， 我踉踉跄跄地跟着上了警车， 到

了派出所， 开始做笔录。

对于警察的讯问我都供认不讳，

可是我不明白， 我只不过处理掉我不

想要的孩子， 就像丢掉自己不喜欢的

杯子， 怎么就是杀人了呢？ 为什么允

许堕胎， 但生下来再处理掉就是犯罪

了呢？ 我疑惑地问承办警官。

听到我的问题， 警官先是一脸惊

讶， 随后惋惜地说我一点法律常识也

没有。 她耐心地告诉我， 当孩子出

生， 就具有了独立的生命， 是受法律

保护的个体， 剥夺他生存的权利， 就

是犯罪。

我这才恍然大悟， 但是为时已

晚。 母亲慌慌张张地赶来， 看着戴着

手铐的我， 还没来得及问事情的原

委， 便破口大骂。 辱骂声不绝于耳，

这是她一贯的作风， 也是我最害怕的

事情。

染血的豆蔻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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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视角 >>>

看着眼前这个高自己半

头， 丹凤眼， 皮肤白皙， 一

脸稚嫩的小女孩， 未管所的

民警无法将她和想象中的杀

人犯联系在一起。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

中， 苗小丽从一开始对于案

情的扭捏紧张， 到眉飞色舞

地介绍放纵生活， 再到谈及

母亲 、 孩子时的失落和痛

苦， 民警的心也随之起伏。

“想穿越到她的 13 岁，

掐灭她手中的烟， 打翻她的

酒杯 ， 拦住她去酒吧的脚

步 ， 将她从泥潭中拉出来

……” 民警惋惜， 可惜没有

如果。

作家麦家曾说： “我们

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有些

人我们遇到了就像碰到了一

场火灾或是水灾。”

可怜的苗小丽， 如果她

的父亲没有失踪， 如果她的

母亲可以再温柔一些， 如果

她没有遇到那个 “潇洒” 的

混混， 再或者那天的 120 救

护车可以早来半小时， 她的

人生应该有另一种可能性。

可如今的她， 只能在大墙里

迎来她的 18 岁成人礼……

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买

单。

苗小丽说， 分手后她在

胸口文了一个自己想象的

字： 用红色颜料文了 “善”

字的一半， 又用黑色颜料文

了 “恶” 字的一半， 组合在

一起 ， 一半是善 ， 一半是

恶。

善与恶只有一步之遥，

一念之差。 民警想告诉她，

世界的颜色是多种多样、 五

彩缤纷的， 它取决于心灵拥

有怎样的色彩。

那个弱小的新生儿， 还

没有机会睁开眼睛看一看这

个多彩的世界， 就被无情扼

杀； 而面前这个即将成人的

小女孩， 其实也未曾真正地

看过这个世界： 一个有着规

则与秩序、 道德和法律的世

界， 而非为所欲为、 一片狼

藉的世界。

最后， 苗小丽怯生生地

说， 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 她对母亲忏悔： 经

历了生产的痛苦， 她才真切

体验到母亲生下她和哥哥时

是怎样的撕心裂肺； 接受了

监狱警官的教育， 她才真正

懂得生活的不易， 尽管充斥

苦累 ， 但母亲依然咬牙坚

持， 从未想过放弃他们。

现在， 苗小丽理解了母

亲， 也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

心怀敬畏。 她想好好服完余

刑， 然后回到母亲的身边，

和自己的家人一起， 认认真

真地生活 ， 踏踏实实地做

人。

林芝瑜 画


